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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改造造土土匪匪
八路军推动摇摆不定的土匪抗日

抗战日记（六）

十余天战斗

溃敌三四千

1940年2月
1日至11日 在费县之大炉休息。
7日是在大炉过的旧历年。今天是
民国二十九年元旦的一天，过了
旧历新年。
4、5两日 开司令部的部务会议，
讨论与检查一年来的参谋工作，
并指出今后工作。
12日 由大炉出发，经高桥、东西杨
泉，到达白龙湾宿营，走了50余里的
路。今天下大雪，于雪地行军。
13日 由白龙湾出发，经徐庄、良
子口、板里，到达东西柴壑宿营，
走60余里，仍是雪地。
15日 由柴壑出发，到达哨里宿
营，10里。本日是六团、特（务连）、
苏鲁支队一部将顽固汉奸孙鹤麟
的巢所攻占了，缴获一部（枪弹物
资）。

3月
1日至18日，均在白彦南之哨里休
息。于19日下午因情况转到了刘
庄。
从本月13日至24日，是六团、特

（务连）、苏（鲁）支（队）一大队在
白彦附近作战的十余天，打仗七
八次，打退两三次进占的敌人。最
后，敌人（于）21、22日集中2000以
上的兵力两度进白彦。22日早，我

（军）集中六（团）、特（务连）、苏支
一大（队）各一部攻白彦，当即几
乎奏效，但未坚决最（后）消灭顽
敌，仅获弹药一部。这次十余天的
战斗共打坍（击溃）敌人三四千之
众，（毙伤）共达八九百之多。

4月
9日至15日 师司令部召开了鲁
南的参谋会议，各兵团的参谋长
到会，我也参加了几天。
21日上午 开政治工作会议，罗
（荣桓）政委作总结报告。下午有
情况，敌人开始向抱犊崮山区扫
荡。本日移张峪子宿营。野外露
营。
23日 由王家庄向东马山转移，
拂晓前在西涧村发现敌人来袭，
因我（们）先无准备，敌接近了我
们，我则应付不及，当被绝断，一
部跑散了。此一被敌袭，我（们）受
一部损失，司令部大小行李大部
弃去，还有通信营、卫生部同样遭
致此种损失。晚进到东马山宿营，
走了60里之谱。
21日至25日 情况紧迫，敌人向
抱犊崮山区“扫荡”之期间。敌26

日大部向各据点退去。

5月
1日和2日 在鲁南之王家村休
息，情况紧，人心慌慌。前面与敌
人时常在打着。
5日至10日 均在苇河休息。这几
天情况是仍紧张，前方部队多在
与敌对峙中，部队不很安定，给养
特别差的几天。
14日 从司令部到了政治部，进
到葫芦套宿营，十余里之多。至21

日晚均在葫芦套休息，情况缓和
下去。
23日至31日 住西七里河休息
（距白彦20里地）。下半月没有什
么情况，是在平稳的状况中进行
工作和学习，特别是工作少，学习
的机会也多了些。
从上月十几起至本月15、16日，是
敌人“扫荡”与我反“扫荡”的期
间，环境恶化。敌人这次对抱犊崮
的“扫荡”调集了五六千的兵力，
时间月余，方式也（有）很多不同
之处。

6月
于七里河。这个月完全是在西七
里河休息，一个月中一次也没有
移动，情况也很缓和的，我们的学
习和工作要算是较为规律的一个
月。工作较少，学习的时间是较为
多了，也是很紧张的机会了，进步
也稍有些了，收效好了一些。这算
起来（是）提学习（以）来的第一个
好学习的一个月。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
根据地研究会《齐鲁烽火》杂志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刘志浩

抵抗土匪的圩子墙

圩子墙是早年中国乡间的
一种简易防御“工事”，战乱年
代，人们为了防兵匪，往往会在
村子周围修建类似城墙的高大
土墙，将村子围在其中，以确保
安全。

4月30日上午，夏津县苏留
庄镇北郭寨村，一户人家大门
里的槐树开满了花，暖风中，槐
花稀稀落落地洒在土路上。这
棵槐树看上去至少有二十年的
树龄，一部分根错乱地长在一
处一米高的小土堆里。

“这里修的那道圩子墙，是
为了抵抗日伪军和土匪的入
侵。”84岁的郭万龙告诉齐鲁晚
报记者，“当时的圩子墙高约三
米、厚四五米，后来挖土破坏以
及雨雪冲刷，只剩下这些小土
堆。”

郭万龙和父亲曾经参与过
圩子墙的修建，他至今记得当
时的情景：人们将一筐筐的土
倒在一起，碾平，然后再倒土再
碾平，周而复始直到墙体竖起。

当时的村子里都有巡查人
员，一旦发现情况不对，拉响警
报，村民就会埋伏在墙的紧要
位置，抵御入侵者。

对付一般的小股土匪，圩
子墙能发挥作用。郭万龙告诉
齐鲁晚报记者，在抗战前后，北
郭寨村附近有两支土匪，是附
近村民组成的。”郭万龙说，“他
们不成器，圩子墙能起到很好
的作用。”

修筑绕村一周的圩子墙耗
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并非每个
村子都担负得起。即便有了圩
子墙，面对装备精良的日伪军
和大股土匪，村民也无可奈何。

摇摆不定的大土匪

“小股土匪通常是骚扰，抢
点东西就走，大股土匪不一样，
他们会直接跟村里要东西。”4
月29日下午，夏津县史志办工
作人员倪洪昌对齐鲁晚报记者
描述，土匪会找村长要钱或粮
食，然后由村长向村民征收。

倪洪昌的奶奶葛秀英在抗
战时期曾是红色交通员，负责
给共产党通风报信，父亲曾经
参加抗战，使得倪洪昌对抗战
时期的夏津特别熟悉。

“卢沟桥事变”后，夏津县
朱绪武等人打着抗战救国的名
号，组建“义勇军”，其实是到各
村强行征粮、要钱，甚至欺压、
抢劫百姓。地主、富农等出枪拿
钱成立以杨继俊、徐步营为首
的联防武装，并提出对出枪拿
钱的村子进行保护。

1937年9、10月间，朱绪武
的“义勇军”到二屯、三屯抢劫
时，被杨继俊、徐步营的联防团

围困击垮，自此，杨、徐名声大
震，“有人给杨继俊起名叫杨老
鹰”。但随着“杨老鹰”的势力壮
大，他却蜕变成与朱绪武一样
的人，抢劫等恶行不断。

“据说那个人的枪法特别
准。”在夏津县，提到“杨老鹰”，
几乎无人不知，一位出租车司
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他说打
麻雀的眼睛，绝不会打到翅
膀。”

像“杨老鹰”这样的土匪并
不少见。山东巨匪刘桂堂先后

投靠军阀、国民党，还两次投靠
日伪，仅在费南县大井一村就
活埋共产党员和认为有共产党
嫌疑的200多人。

1924年，山东土匪有54股，
总数39170人，最大匪帮的规模
达到5000人。到1930年，山东境
内的土匪人数已超过20万人。

八路军的努力

为确保抗战成功，中国共
产党积极争取土匪参与抗日。

193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
就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等
问题向山东省委发出指示：“山
东为土匪最多的地方，必须对
土匪有正确的政策。”指示称，

“当土匪还在抗日时，我们不能
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应该
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他们的
部队，并逐渐地帮助他们改善
与群众的关系，与他们采取共
同行动去反对日寇。”

1943年秋，八路军为消灭
日伪军的有生力量，围困武城
县城。高唐、临清、夏津等县日
伪政府出动七八百人，由“杨老
鹰”带领去武城解围，八路军伏
击了这支队伍，“杨老鹰”逃窜。

地下党员经过努力，争取
到了“杨老鹰”。虽然“杨老鹰”
答应抗日，但之后却投靠石友
三部暂编第八师，师长为土匪
出身的张栋臣，“杨老鹰”所率
土匪为第八师三十二团。石友
三是著名的倒戈将军，多次投
靠日本人。

共产党进行反石斗争后，

三十二团在临清破庙被八路军
打得溃不成军，“杨老鹰”转而
投靠八路军。

1940年后，“杨老鹰”又倒
戈转投夏津县伪政府县长王俊
卿，此后，“杨老鹰”多次破坏抗
战。一年后，八路军一小分队来
到夏津开辟工作被发现后，“杨
老鹰”率骑兵队在孙举庄与小
分队进行交战。

抗日期间，夏津地下县委
带领抗日工作团积极宣传抗
日，夏庄村民夏行温是抗日工
作团的一员，其身份被“杨老
鹰”获悉后，夏行温被“杨老鹰”
打死在田中，夏行温的两个儿
子之后也被杀害。

当年7月，刘少奇在《解放》
杂志上发表《坚持华北抗战中
的武装部队》文章指出，在已建
起秩序和政权的抗日根据地
中，抗日军队和游击队的力量
比较大，是不能让土匪骚扰，破
坏后方的，如果在这些地方有
土匪队伍，必须要他们服从命
令。对敌人统治区活动的土匪，
刘少奇主张“应该推动与联合
土匪抗日，可能时，逐渐改造他
们，而不要去反对土匪，多树敌
人，促成土匪和日军联合起来
反对抗日游击队的不良后果。”

面对土匪，日军也蓄谋将
其发展壮大，甚至向土匪提供
武器等支持，将其演变为日伪
政府的武装力量。

在那个战乱、灾害不断的
年代，不反对抗日、不投靠日伪
政府的土匪，就可以看做刚刚

“合格”的土匪了。

苏蕴山
原一一五师司令部机要科长

庄庄稼稼人人都都没没土土匪匪多多
鲁西北土匪的蜂起与流变

请讲

□徐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民国时期，山东是中国匪
患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抗战前，鲁西北有土匪1

万余人，势力较大者有临清的
于德本、夏津的张栋臣、临清
的吉占鳌、堂邑的冯寿彭、高
唐的李彩题等，他们活动范围
广泛，时聚时散，有时彼此配
合，有时互相火并，牵牛架户，
抢劫杀掠，无恶不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鲁西北

多数地方官闻风潜逃，于是，
千万百姓彷徨无主，众多杂色
武装顺势而生。

徐向前形容处于抗战前
沿的鲁西北是“司令如毛，土
匪遍地”，“天下大乱，群‘雄’
并起，拉上几个人、几条枪，便
自封‘司令’‘主任’的人物，简
直不可胜数”。

抗战初期，土匪蜂起给鲁
西北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有的说“日本进中国，平地
生老杂（即土匪），都乱套了，不
能过了”；有的说“鬼子刚进来
时，趁那机会当老杂，没人管
他，老杂多”；有的说“事变（指
七七事变）那一年，遍地都是土
匪，庄稼人没土匪多”。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
后，鲁西北土匪多达120余股，
多者几千人，少者数十人，可

以说其时此地已成为土匪的
世界。鲁西北各路土匪招牌各
异、鱼龙混杂，一般没有政治
背景，更谈不上政治目标，但
为了生存，他们也会根据形势
变化，打着“保家”或“抗日”的
旗号，游离于日军、国民党、共
产党之间，并随时投靠某一
方。

大体而言，大多数土匪尤
其是大杆土匪，经历了趁抗战
初期无政府状态，借抗日之名
扩大队伍和地盘，暗地与日伪
有所勾搭；被范筑先收编，参
与抗日；最后投降日军，变成
伪军与中共为敌三个阶段。

例如，大土匪王来贤抗战
爆发后因抢劫二十九军势力
大涨；1938年5月被范筑先收
编，所部变成“鲁西北抗日民
军第一路”；聊城沦陷后继续

为匪，1941年出任馆陶县县长
和伪警备大队大队长，到1943

年底，所部伪军近万人。
朝三暮四、首鼠两端是抗

战时期鲁西北土匪的基本心
理和处世准则，打家劫舍、烧
杀奸淫仍旧是其基本的生存
方式，变化的只是从架大户变
成抢穷家。老百姓回忆说，抗
战前土匪“光抢好户，穷人没
什么抢，他看不上啊”。

日军入侵后，在日、伪、
顽等百般苛索下，整个鲁西
北地区普遍贫困化，“富人”
已经不“富”，穷人更穷，为
了生存，土匪只好“屈尊下
驾”，无论“好家”“孬家”，见
谁抢谁，见啥抢啥。在这种
情势之下，本来已经靠吃糠
咽菜度日的老百姓，其日子
之艰辛可以想见。

抗战时期的齐鲁大
地上，除了不断坚持抗
日的八路军及国民党地
方部队外，还有一支力
量不容忽视，那就是土
匪。

“山东响马”自古名
震天下。在那个战乱的
年代，匪患成为村民最
为头疼的难题，土匪下
手十分凶狠，绑票勒索，
无恶不作，但行动灵活、
来去无踪，令人深恶痛
绝却又无可奈何。

更有甚者，日军到
来后，部分土匪认贼作
父，摇身一变成为伪军，
继续为非作歹，不过，他
们最终也难善终。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长年战乱不断，农村的土匪可以说是多如牛毛，百姓对此苦不堪言。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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